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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 , 对近 30年来以各种方式移民到菲律宾的中国新移民概况进

行了梳理分类并探析了其移民原因。认为中国公民之所以移民到经济并不发达的菲律宾 , 除了历史、

移民文化以及移民网络等因素外 , 还在于菲律宾的比较优势以及中国移民的族群经济 , 为中国新移民

的海外生存提供了机遇 , 并且极大地降低了移民的风险和成本。国际移民的趋势并不一定遵循着从低

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流动的固定路线 , 低收入国家所蕴含的机遇也是吸引国际移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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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citizens have em igrated to the Philipp ines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Based on the fieldwork study conducted in the Philipp ine Islands, this article

categorizes the new Chinese m igrants flowing into the country, either legal or illegal, while

analyzing the motivations and factors behind such a population flow.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m igration culture and m igration network, the relative

advantage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unique ethnic economy niche enjoyed by the Chinese m igrants

do p rovide new Chinese m igrants with opportunities necessary for thei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not to mention that it has greatly reduced the risk and cost of m igration. It is

concluded by pointing out that the flow of international m igrant does not necessarily move from

the low2income countries to the high2income on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p rovided by the low2income countries could sometimes be more important in attracting

international m igrants.

　　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来 , 随着中国与菲

律宾双边关系的改善 , 又有一批中国人沿着先

辈的足迹 , 陆续移民到菲律宾。在这一波移民

潮中 , 前期的中国移民以家庭团聚为主 , 因为

菲律宾政府在 1950年完全取消了中国移民配

额 , 导致无数华人家庭的分离 ; 而自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的移民 , 则往往依靠朋友或

者同乡的关系移民菲律宾 , 可说是前期移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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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拓展。如果说历史上中国人离开故乡乃是

迫于贫穷、饥荒、政治动荡等原因 , 70年代

末期以来的移民主要是出于家庭团聚也在情理

之中 , 那么 90年代以来源源不断的中国移民

则发生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并日益强大的背景

之下 , 这又是为什么 ? 他们为什么不选择经济

更为发达的西方国家 , 而是选择了经济较中国

落后、本身又在不断向外移民的菲律宾 ?

2007—2008年间 , 笔者在马尼拉进行了

为期七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 , 笔者利用参加

华人社团会议、活动等机会以及在马尼拉中国

城中国新移民聚集的商业中心等地 , 随机发放

问卷 300多份 , 回收有效问卷 126份 , 并专门

深度访谈了其中的近三十人。① 在样本的选择

上 , 笔者尽可能做到兼顾广泛性和代表性。此

外 , 笔者还通过访谈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采访了

部分菲律宾华人及菲华商联总会、菲华青年企

业家协会等社团领袖。本文力图在上述实地调

研的基础上 , 对上述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菲律宾中国新移民概况②

1950年 , 菲律宾以中国大陆政权更迭 ,

防止共产党分子渗透以及台湾方面拒绝解决逾

期游客问题为由 , 完全取消了之前已逐年削减

的中国移民数额 , 由中国大陆到菲律宾的正规

移民途径被完全截断。因此 , 在 1975年中菲

建交之后从中国到菲律宾的移民以家庭团聚为

主 , 这一阶段的中国移民主要投靠他们在菲律

宾的直系亲属 , 如另有妻室的父亲 , 也有少部

分人依靠他们在菲律宾的远亲。第二阶段从

80年代初到 90年代中期 , 这一时期的新移民

主要投靠他们在菲律宾的姑姑、舅舅和叔叔之

类的亲戚。第三阶段从 9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

在 , 这一批新移民往往并没有在菲律宾的亲

戚 , 主要依靠朋友或者同乡 , 可说是前两阶段

移民网络的拓展。[ 1 ]

三十年源源不断的移民在菲律宾衍生了一

个庞大的新移民社会。根据菲律宾移民局提供

的数据 , 截至 2008年 2月 , 菲律宾共有合法

的中国公民 44, 355人 , 其中持移民证件的有

35, 455人。③ 基本而言 , 持有移民签证或者获

得菲国长期居留权的中国公民可分为如下几大

类 :

11通过特赦获得永久居留权。1988年和

1995年 , 菲律宾政府先后实行两次特赦 , 赋

予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以合法居留权 , 总共有

111万左右的外侨因此合法化 , 并依照菲律宾

法律 , 为他们的配偶和子女申请到居留权。[ 2 ]

不过 , 一些不符合特赦要求的非法中国移民 ,

在旅行社或中国方面的帮助下提供虚假文件 ,

或者直接贿赂菲律宾的移民局官员 , 制造虚假

的入境记录 , 为自己或其 “直系亲属 ”获得

居留权 , 具体数目不得而知。如果菲律宾非法

移民的主体为中国公民 , 那么获得合法居留权

的主申请人及其 “配偶 ”和 “子女 ”就是一

个庞大的数字。④

21投资移民和退休移民。根据菲律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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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马尼拉中国新移民中进行问卷调查难度极大。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 ( Kaisa) 的学者告诉笔者 , 以

往由菲律宾华人学者所作的同类实地调研中 , 问卷回收率也非常低 , 中国新移民流动性强、忙于生计、不关心、

不理解、害怕等都是其中的原因。笔者往往需要采访多次才可完成一次深度访谈。

本文中的中国新移民 , 主要指自 20世纪 70年代末期以来 , 从中国大陆移居到国外、以长期经商或定居

为目的的跨国群体 , 目前正在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以及中方的劳务输出人员和企业外派人员不包含在内。而那些

学成后长期定居国外以及在劳务期满后滞留当地非法就业的人 , 则包括在其中。尽管如此 , 要清晰准确地界定

这一群体的概念与内涵仍非易事。

据菲国移民局的解释 , 移民签证签发给那些希望在菲律宾永久居留的外国公民 , 包括配额和非配额两

部分。前者按照一定的优先秩序签发给那些拥有他国国籍或者无国籍者 , 后者则签发给那些与菲律宾公民结婚

的外国人。

参见 Teresita Ang See ,“ Influx ofNew Chinese Imm igrants to the Philipp ines: Problem s and Challenges”, Mette

Thuno ed. , B eyond Chinatow n: N ew Chinese M igration and the Global Explanation of China, Nordic Institute of A sian

Studies, 2007, p. 141。据 Teresita Ang See (洪玉华 ) 介绍 , 在菲律宾的非法移民中 , 中国大陆公民占 70% ～

80%。



律 , 只要在菲律宾投资 715万美元 , 或购买股

票、房地产 , 或者银行存款 , 就可获得特别投

资居留签证 ( SIRV )。目前给予中国公民的配

额是每年五十名 , 从 2003年开始实施。此外 ,

菲律宾休闲退休署还在中国推行特别退休居住

签证 ( SRRV) , 即凡 35～49岁者 , 只要在菲

存款 715万美元 , 50岁或以上者只需存款 5

万美元 , 即可获得菲国永久居留权。自 1987

年到 2008年 3月 24日 , 获得 SRRV的中国大

陆公民有 1662人 , 加上其家庭成员共 4329

人。①

2008年 11月 ,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又签署

了特别创造就业签证 ( SVEG) 的第 758号行

政令 , 并在 2009年 3月正式生效。该法令规

定外国人投资的公司每雇用 10名菲律宾人 ,

就有一个特别创造就业签证的申请名额。在一

家企业公司中行使管理职能并有权雇用、开除

或提拔员工的外国人可以申请特别创造就业签

证 , 只要其所在的公司提供担保。相信该法令

将为中国公民申请菲律宾永久居留证提供一条

新的途径。就在该法令实行不到一个月之内 ,

菲律宾国家电网公司的一位中国投资者兼高层

行政人员已成为获得 “特别创造就业签证 ”

的第一人。[ 3 ]

31因与菲律宾公民结婚 , 继承遗产或收

养关系而获得永久居留权。②

此外 , 菲律宾还存在一个数量庞大的非法

中国移民群体 , 主要包括如下几类 :

第一 , 合法入境、非法滞留当地工作。不

少中国公民持旅游或劳工签证合法进入菲律

宾 , 然后滞留当地工作 , 这包括目前菲律宾中

国非法移民的主体 ———在菲律宾从事零售和批

发业的中国商人。③ 2005年菲律宾政府简化中

国游客和投资客的入境手续后 , 前往菲律宾的

中国人骤然增加 , 无疑也推动了中国非法移民

数量的继续增长。第二 , 非正常途径入境。即

在菲律宾移民局官员的帮助下经由非正常通关

入境 , 有离境需要时 , 再通过移民局官员不经

过正常手续直接离境登机。④ 因此 , 鉴于部分

人出入菲律宾而没有留下记录 , 即便是菲律宾

政府掌握的移民数据肯定也是不准确的。此

外 , 还有一些人属于合法和非法之间。这部分

人通过购买菲律宾公民的出生证 , 改名换姓获

得菲律宾人的身份 , 严格而言仍属于违法 , 实

际上也不包括在菲律宾官方统计的合法移民之

列 , 但他们在菲律宾出生的后代却可因此获得

菲国国籍。

目前对菲律宾中国新移民数量的估计 , 一

般认为是 20万人左右 , ⑤ 绝大多数中国移民

都不具备合法的身份。

二、移民原因探析

20世纪以来 , 随着民族国家的大量出现 ,

国际移民与主权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 ,

对国际移民的研究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

国际学术界从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

学和政治学等角度对国际移民进行了全方位研

究 , 各 种 理 论 层 出 不 穷 , 如 推 —拉 理 论

( Push2pull Ttheory)、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

(Neoclassical Econom ics)、新经济移民理论

(New Econom ics of M igration)、劳动力市场分

割理论 ( Segmented Labor2Market Theory)、世

界体系理论 (World System s Theory)、移民网

络说 (Network Theory) 和累积因果关系说

(Cumulative Causation) , 等等。

其中最早阐述移民动力机制的理论是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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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根据菲律宾退休署提供的数据 , 若加上香港 (560)、澳门 (20)、台湾 (3273) , 总共为 8182人。

也有少数中国公民通过与菲律宾公民假结婚的方式获得菲国永久居留权 , 笔者认识或采访过这样的新

移民。

菲律宾 《零售贸易自由化法 》规定 , 外国人零售店的资本不能低于 83万美元 , 零售店母公司的资本额

不能低于 2亿美元 , 而对于经营高档商品或奢侈品的商店 , 最低净值则不应少于 5000万美元。

笔者的一个受访对象即在 1985年通过这种方式来到菲律宾。

参见 Roel Landingin, “Paradox for Philipp ines as Chinese set up shop”, Finance Tim es, July 24, 2007;

Teresita Ang See, Ibid. p. 140; 李天荣 : 《中国新移民 , 菲国新动力 》, (香港 ) 《亚洲周刊 》2002年 8月 30日 ,

第 7页。上述资料都估计菲律宾中国新移民的数量在 20万左右。



　　　　　　　　

①　如李明欢在 《“侨乡社会资本 ”解读 : 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 》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05年第

2期 , 第 38～49页 ) 一文中 , 基于福建对欧洲地区的移民经验 , 提出以 “侨乡社会资本 ”来对福建地区的移民

进行理论解读。

②　见 Teresita Ang See, Ibid. , p. 138; 同时也见笔者在菲律宾的实地调查。

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 , 左右人口迁移的动

力 , 是推拉因素作用的结果。“推力 ”指原居

地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种种因素 , 如经济停

滞、政治或宗教迫害 , 甚至还有环境问题。

“拉力 ”则是移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 , 如工作

机遇、政治或宗教自由 , 或者更好的气候和生

活方式 , 等等。不同的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所

面临的 “拉力 ”和 “推力 ”又是不同的。[ 4 ]新

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则是从经济动机来分析国际

移民的 , 该理论假定劳动力以外的其他市场是

完全的且运行良好 , 对移民行为不产生影响 ,

认为移民源于国际间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 , 由

此产生了对预期工资的差异。人们移民是因为

他们想在国外获得更高的净收益。劳动力逐渐

从低工资国家流向高工资国家 , 直到达至均衡

状态 ———即国际工资差距正好等同于国家间移

民的成本 , 移民活动就会停止。[ 5 ]不同于新古

典主义的模式 , 新经济移民理论以家庭而非个

人作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主体 , 认为国际移民

源于劳动力市场以外其他市场的失败。在发展

中国家 , 资本 ( cap ital)、期货 ( futures) 和

保险 ( insurance) 等市场缺失或者是不完全

的 , 为了规避收入、生产和财产方面的风险 ,

或者获取稀缺的投资资本 , 家庭会把一个或多

个成员送到国外的劳动力市场。[ 6 ]

这些理论丰富了世人对国际移民的认识 ,

鉴于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这些理论已有引介和评

论 ,
[ 7 ]笔者在此不再赘述。笔者要强调的是 ,

这些理论确实能够解释诸多移民现象 , 如世界

体系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新经济移民

理论从宏观层面上解释了发达国家吸引外来移

民的原因 , 但因其大多基于经验研究或者个案

研究 , 因此并不能解释或者涵盖当今世界复杂

的移民现象 , 诸如工资和收入水平差距、经济

平衡等概念皆出自对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

移民经验的概括 , 却不一定适合发达国家向发

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体

验。以中国为例 , 除欧美发达国家之外 , 就连

类似菲律宾、南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等不发达

国家也成为中国新移民的目的地。但中国学界

现有的对中国移民现象的研究及相关理论探

讨 , 大多仍集中在发达国家的中国移民 ,
①而

对不发达国家的中国新移民的研究则相对

欠缺。

鉴于此 , 笔者将综合运用已有的国际移民

理论 , 结合笔者的实地调查和访谈 , 从移出地

和移入地双向的角度探讨 20世纪 70年代末期

以来中国人移民菲律宾的原因。

(一 ) 社会资本 : 历史、文化与移

民网络
移民网络说认为 , 移民网络就是通过亲

情、友情和乡情等方式将原居地和目的地的移

民、以往移民和非移民联系起来的一系列人际

关系。这些关系的存在被假定为因提高收益、

降低成本和国际移民的风险 , 而增加了对外移

民的可能性。[ 8 ]与菲律宾历史上的中国移民相

比 , 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新移民的来源相对

要广 , 包括来自辽宁、山东、江苏、上海、广

西等福建以外的省份。②不过 , 福建 ———尤其

是泉州地区的移民仍然是菲律宾中国新移民的

主体。正如第一部分在探讨中国公民移民菲律

宾的三个阶段时所谈到的 , 20世纪 70年代最

早移民菲律宾的中国人 , 主要是投靠他们在菲

律宾的直系亲属。这充分说明了一点 , 即历史

上形成的移民网络构成了当今移民潮的基础。

而随着大量中国人逐渐外移 , 通过跨越国际空

间的社会关系的建构 , 移民过程得以自我维

系 , [ 9 ]并且进一步鼓励了以家庭团聚、亲友、

同乡关系为基础的连锁移民。这种移民网络的

不断扩大和发展 , 成为潜在移民可资利用的

“资本 ”。

但是 , 早期移民留给后续者的不仅仅在于

移民网络 , 还在于这些移民在海外奋斗、发迹

等或真或假的故事所构建的、不同于其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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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 “面子 ”因素也存在于中国新移民生活的其它领域。部分经营不成功的受访者表示 , 因为没有发

财 , 所以没脸回家 , 以免被乡邻嘲笑 , 更担心乡邻上门提亲。因为在福建农村 , 提亲成功之后男方往往要为女

方提供一笔不菲的彩礼 , 这会让他们非常尴尬 , 也非常丢面子 , 所以他们往往宁可 “赖 ”在菲律宾。

的移民文化和社会氛围。新经济移民理论认

为 , 家庭移民不仅仅是要提高绝对收入

(Absolute income) , 还要提高相对于群体内其

他人的收入。通过人口的国际流动 , 家庭试图

缓解他们的 “相对失落感 ” ( Relative

dep rivation)。相对失落感取决于家庭在收入分

配上所处的位置 , 处于收入分配底端的家庭比

处于顶端的家庭更容易产生移民。[ 10 ]这其实也

说明移民行为对移出地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经济

方面。此外 , 累积因果说的后现代主义者认

为 , 人口、商品、思想的流动在迁出国和迁入

国创造了一种包含价值观、行为和态度的新的

跨国文化 , 并因此形成一种新的、相当自主的

跨越国境的社会空间。这种跨国文化改变了移

民行为发生的背景 , 使国际移民得以强化并且

延续。比如说移民展示了一种得到广泛认可

的、他人想要仿效的生活方式。通过消费和购

买能力 , 物质上成功的移民起到了一种强有力

的示范效应 , 尤其是对年轻人。[ 11 ]

从这一假设出发 , 长期的、大规模的移民

实践无疑深刻影响了福建侨乡地区的社会文

化 , 影响了在这种文化和社会氛围中耳濡目染

的个体。在笔者的采访中 , 部分受访者表示 ,

尽管在移民之前对菲律宾一无所知 , 但早期移

民成功的示范效应以及更早时候老华侨或者菲

律宾华人衣锦还乡的诱惑 ———包括他们在祖籍

地所受到的种种尊重 , 通过捐赠家乡公益事业

而享受的种种赞誉以及新时期新移民海外创业

的传奇故事 , 都构成了一种对异域的美好想

象 , 从而成为他们改变现状、移民海外的强大

动力。部分受访者还表示 , 尽管目前福建部分

地区的经济状况不错 , 吸引了很多外地人前去

打工 , 但对福建本地人来说 , 打工并不是一件

体面的事情 , 他们梦想的是自己当老板。在菲

律宾 , 即便是经营零售店 , 也毕竟是当老板 ,

身份不同了 , 这可以说是典型的 “宁为鸡头 ,

不为凤尾 ”的面子思想在作祟。这种攀比的

思想可能也是侨乡移民文化的一部分。①

因此 , 在福建侨乡地区因历史原因形成的

移民网络以及与此伴随而生的移民文化 , 构成

了该地区居民移民海外的 “社会资本 ”, 是保

证移民得以延续的内在机制。相比之下 , 对中

国内地贫困地区的居民来说 , 他们既没有受到

移民文化的浸染 , 又缺乏移民网络的支持 , 除

非有特别的诱因 , 如海外招工或者其他经济机

遇 , 否则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移民。因此 , 有

学者强调收入并不是分析移民原因的关键变

量 , 从个体所处的社会背景出发 , 可以更好地

理解移民现象。[ 12 ]

(二 ) 推 —拉因素
1. “推力 ”: 中国内部的机遇

据笔者的抽样调查 , 菲律宾中国新移民大

部分来自中国的农村地区 (5519% ) , 来自小

乡镇和城市的比例分别为 1417%和 2914%。

在出国之前 , “家庭富裕 ”的比例为 2519% ,

绝大多数人家境一般 ( 6417% )。实际上 , 即

便在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崛起的今天 , 它为其庞

大的人口提供的致富机会仍然有限 , 此外中国

经济发展还存在严重的不均衡 , 不论是城市和

乡村之间 , 还是不同地域之间 , 都存在严重的

经济分化。为了化解庞大人口造成的就业压力

———尤其是来自中国广大农村的富余劳动人

口 , 人口迁徙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于

是 , 中国社会大致产生了两种人口流动 : 第

一 , 中国社会内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 如由农

村到城市、由西部到东部、由相对不发达地区

向发达地区或中心城市的人口流动等。根据

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 , 全国有流

动人口 14, 735万人 , 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

4779万人 ; 2007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则为 1127

亿。另据国家统计局 2008年 2月公布的第二

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 , 2006年全国农村

总劳动力资源为 5131亿人 , 其中外出从业劳

动力就达 1132 亿人。[ 13 ] 第二 , 从中国大陆

———尤其是东南沿海的侨乡地区向海外流动。

尽管福建位处东南沿海 , 但它是中国东南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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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中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省份 , 它本身没有

能力消化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这样的客观

现实迫使长期浸淫于移民文化中的福建居民把

求生的目光投向海外。当然 , 与国内庞大的人

口流动相比 , 中国海外移民在规模上要小

得多。

图 1　出国前家庭来源地 图 2　出国前家庭生活水平

　　数据来源 : 笔者在马尼拉中国城的田野调查。以下图表中的数据均来自笔者在马尼拉中国城的田野调查 ,

不再一一注明。

　　21“拉力 ”: 菲律宾的比较优势

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认为 , 国际移民取决

于当事人对付出与回报的估算 , 如果移民后的

预期收入明显高于为移民所付出的代价 , 移民

行动就会发生。当然 , 移民对回报与收益并无

法做精确的估算 , 往往只是对未来收益的一种

预期 , 因而带有一定的风险。笔者认为 , 移民

个体会倾向于选择充满机遇的地方 ———这样的

地方大多数时候是发达国家和地区 , 但有时候

却不一定是工资水平最高或者富裕的地区 , 而

是能够实现移民预期的地方 , 即对未来收益的

预期引导了移民的流向。对中国新移民来说 ,

菲律宾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 虽然落后 , 但充满

了机遇 ; 只要努力 , 就能够实现预期的收益。

当然 , 这样的预期基于一系列现实条件 , 即菲

律宾的比较优势和特殊机遇。

在笔者的访谈和调研中 , 绝大多数受访者

都谈到了菲律宾以下一些共同的优势 :

———成本优势。大部分受访者表示 , 在中

国大陆做生意成本太高 , 如商铺租金高 , 租期

偏长 , 普通人在创业初期无法承担过高的费

用。而在菲律宾 , 商铺费用低 , 租期灵活 , 能

以较低的资金启动生意。因此不少新移民在抵

达菲律宾一周之后即开始经营杂货零售店。

———菲律宾人购买力强。受访者表示 , 菲

律宾人天性乐观 , 不管富人还是穷人都喜欢消

费 , 而且购物爽快 , 不像中国人和菲律宾华人

那样习惯精打细算 , 因此整体购买力非常可

观。向菲律宾人 , 尤其是菲律宾迅速壮大的中

产阶级销售来自中国的便宜商品蕴含着无限的

商机。[ 14 ]

———菲律宾商业竞争程度。吴文焕在谈到

菲律宾华人的经济优势时认为 , 华人长期以来

形成了一种商业传统和浓厚的商业气氛 , 由此

使华人在商业上处于优势地位。[ 15 ]其实无论是

华人还是中国人 , 和菲律宾人相比 , 他们似乎

更具有商业意识。很多受访者表示 , 由于菲律

宾人的商业意识不那么发达 , 本地的商业竞争

也不如中国内地激烈 , 市场成功者也不会像中

国那样引发大规模的同行模仿行为。因此 , 只

要大脑灵活 , 工作努力 , 凭借移民网络的支

持 , 新移民可以做到小本谋大利。

———信誉好。这是绝大多数中国新移民所

公认的。他们认为 , 无论是菲律宾华人还是菲

律宾人 , 他们的信用普遍较好。

———令人尴尬的是 , 腐败和执法不力也成

了菲律宾在商业上的一个优势。在美国和西欧

等西方发达国家 , 受当地法律所限 , 非法移民

大都只能打黑工。而在菲律宾 , 尽管法律对外

国人零售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 , 但实际上大多

数中国新移民都在非法从事零售业 , 菲律宾政

府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 , 向官员和

警察行贿 , 在菲律宾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不少

新移民坦承 , 只要有钱 , 在菲律宾就没有办不

到的事。

31中国城 : 移民网络的优势

自 16世纪以来 , 移居菲律宾的华人被当

时的西班牙殖民统治者赶到马尼拉帕希格河

( Pasig R iver) 北岸的 B inondo区聚居。此后经

过数百年的长期移民 , 逐渐形成今天规模庞大

的 “中国城 ” (Chinatown)。作为一个容纳菲

律宾华人的移民网络和社区 , 中国城今天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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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一次对中国商人和菲律宾华人的采访中 , 笔者和菲律宾华人之间说英语 ———因为对方不懂普通话 ,

笔者既不懂他加禄语 , 也不懂闽南语 ; 而菲律宾华人和中国商人之间则通过闽南语进行交流。我们必须使用三

种语言来进行沟通。

②　部分受访者表示 , 他们都曾接受过短期的他加禄语培训班 , 而且菲律宾他加禄语中的部分词汇源于闽

南语 , 这降低了他们学习他加禄语的难度。

③　一位受访者表示 , 他所遭遇到的未能按期支付货款的现象非常罕见 , 二十年来可能不到 2%。

是吸引中国新移民的强大 “磁场 ”, 为中国商

人的生活和商业提供了便利。

这种优势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如图 3所

示 , 尽管身在国外 , 但大部分中国新移民的工

作语言仍然是他们的母语闽南语 ( 8812% )。

这是因为他们无论生意上的伙伴 , 还是日常生

活中的交往对象 , 都以中国商人或菲律宾华人

为主。①其次 , 中国商人大多经营杂货零售店

———其进货渠道和商业信息来源主要依靠群体

内部。因而尽管熟练掌握他加禄语的人尚不足

三分之一 (对英语的掌握更为薄弱 , 见表

1) ,
②但通过电子计数器或者聘请菲律宾店员 ,

他们能在很大程度上跨越零售环节的语言障

碍。

图 3　工作语言

其次 , 基于移民网络和传统文化而形成

的信用是在中国城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法则。很

多中国移民在抵达菲律宾的数周甚至数天之内

即可开始自己的零售生意 , 即便他们并没有雄

厚的资金 , 这是因为信用作为传统中国人的经

商准则 , 在中国城的网络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

作用。依靠亲朋好友或自身的信用 , 任何人都

可事先设定好还账的期限 , 从批发商那里赊货

来进行无本销售。还账期限少则一个月 , 多可

达 4～5个月。而一旦无法按期还账 , 信用崩

溃 , 对生意者而言就是致命的打击 , 但绝对多

数人都非常珍惜这种信用。[ 16 ]这很可能因为 ,

作为离开原有生活场的外来移民 , 他们在海外

所能依靠的资源有限 , 而信用则可确保他们在

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维持商业运转。一旦信用受

损 , 在资源与人际关系都有限的情况下 , 可能

对他们的商业构成致命的打击。这在客观上迫

使他们重视信用在商业领域中的作用。③

表 1　语言能力

完全可以 一般交流 基本不能

他加禄语 3118% 6010% 812%

英语 214% 5016% 4710%

　　中国城的网络优势还表现在人际关系、信

息与货流领域 , 这甚至是菲律宾本土商人所无

法获得的竞争优势。在中国城所在的 B inodo2
D ivisoria 地 区 , 大 量 的 购 物 中 心 如 168、

D ivisoria、Tutuban、Baclaran、Quiapo等构成了

一个商业网络 , 新移民 “足不出城 ”就可以

在这里获得大量的商业信息和足够的货源

(主要是中国商品 )。正是这种移民网络提供

的便利 , 降低了移民海外后生活的风险 , 从而

刺激了一大部分人的移民冲动。

41网络的拓展 : 族群经济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 , 发达国家存在

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 ( dual labor2market) 和

工作上的等级 ( job hierarchy) , 即处于顶级层

的高收入、正规的高级劳动力市场以及处于底

层的低收入、非正规的低级劳动力市场 , 前者

与 “现代的 ”、“工业的 ”和 “好工作 ”等联

系在一起 , 后者则往往与 “传统的 ”、“农业

的 ”、“坏工作 ”等相关联。低级劳动力市场

因其低收入、不体面或工作条件恶劣而对本地

工人缺乏吸引力 , 但又是国家经济不可或缺的

———否则产业和技术就可能流失到国外 , 因此

形成需求空缺 , 客观上吸引了不发达国家的外

国移民 , 后者在工作选择上具有更多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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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位于大马尼拉区 B inodo2D ivisoria的中国城是作为传统的华人聚居区而存在 , 而在大马尼拉区的 Green

H ills, 一个新的 “中国城 ”正在形成之中 , 这里同时也是富裕华人的生活社区。

性。[ 17 ]此外 , 尽管这些部门的工资低 , 但仍高

出不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

倘若如此 , 该如何解释中国公民向不发达

国家的流动呢 ? 特别是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 ,

经济落后 , 工资水平低下 , 近 10%的人口常

年在海外打工。如果说在东南亚历史上的殖民

经济结构中 , 华人往往扮演着殖民者和本地人

之间中间商的角色 , 构成了当地商业领域的一

个环节 , 那么今天的中国新移民在菲律宾这样

的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又处于什么样的位

置呢 ?

在马尼拉的 B inodo2D ivisoria地区 , 自 20

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兴建了很多商场 ,

比较著名的有 168 (一 路 发 )、D ivisoria、

Tutuban、Baclaran、Quiapo等 , 这些购物中心

看上去与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没有任何区

别 , 其中的商铺差不多 90%以上为中国人所

拥有 , 经营零售店铺成为绝大多数中国小商人

的职业 (6118% )。虽然也有相当比例的新移

民经营公司 (3513% ) , 但大多属于贸易型公

司 , 兼营零售和批发 , 如中药店 , 而生产型企

业较少 (见图 4)。此外 , 他们还是供给全菲

各地货物的批发商。据说菲律宾约 70%的货

物 , 都来自该地区的批发商 ,
[ 18 ]而这些批发商

中新移民占了很大的比重。

图 4　职业选择

由于中国商人的大量涌入 , 他们从某种程

度上取代了昔日菲律宾华人的地位 (这也导

致了双方在零售和批发业的冲突 )。如果说中

国新移民在部分发达国家作为低层次的劳动力

填补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 , 那么在菲律宾这样

的欠发达国家 , 中国新移民构成了当地商业流

通的一个环节 , 并且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以马

尼拉中国城为基础 , 辐射菲律宾其他各地的少

数族群经济 ( the ethnic economy)。这种少数

族裔经济的表现形式 , 如图 4所示 , 大多以小

零售商、雇员、小规模的贸易商和批发商为

主 , 同时还包括少数由这一群体经营的生产性

企业和服务业。如上文所言 , 中国新移民大多

来自中国的乡村地区 , 经济能力一般 , 因缺少

资金积累 , 大多数人只能选择成本低、投资

少、操作简单且赚钱快的零售店铺生意。但凭

借对中国市场和商业渠道的了解以及移民网络

的支持 , 新移民能以此在中国城站稳脚跟 , 并

且把商业活动 ———主要是零售业 ———扩展到中

国城以外甚至马尼拉以外的其他城市。①

此外 , 中国新移民围绕马尼拉中国城而展

开的经济活动 , 表现出某些聚居区族群经济

( the ethnic enclave economy) 的特征 : 第一 ,

族裔群体内拥有相当大比例的雇主即创业者和

企业家 ; 第二 , 它的服务对象不仅仅限于本族

裔的成员和社区 , 还致力于满足主流社会大众

的消费需求 ; 第三 , 可能是最重要的条件 , 即

聚居区族群经济需要一个特定的区域 , 即一个

族群聚居区来支持。[ 19 ]

首先 , 早期移民所建立和形成的中国城正

是这样一种族群商业聚居区 ( ethnic2business

agglomeration)。作为密集的族群社会关系网

络 , 它不仅强化了群体内部的信任与团结的规

范 ———这是他们在海外经济活动的核心 , 让他

们在贸易和中间商活动中拥有特别的优势 ,
[ 20 ]

而且它本身就为后来者提供了精神和经济收益

上的社会和道德资源。[ 21 ]比如说 , 商业上或生

活上依附于中国城的华人族群为了生存、发展

和延续 , 本身就会消耗大量的资源 ———而且偏

好中国商品 , 这就为新来的移民提供了商机。

笔者注意到 , 无论是 D ivisoria的中国城 , 还是

Green H ills新兴的中国移民商业圈 , 都提供了

大量来自中国的商品 ———因为这两个地方都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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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着大量的华人。当然 , 与菲律宾华人相比 ,

中国新移民的商业活动对中国城更为依赖。至

于生活在马尼拉中国城以外的中国移民 , 如宿

雾 ( Cebu )、 达 沃 ( Davao )、 碧 瑶

(Baguio) ———这些城市的中国移民也日益增

多 , 则通过中国新移民的社团以及传统的亲

情、友情和同乡关系 , 建立族群之间的网络 ,

共享着商业和生活信息。少数经济上成功的中

国新移民 , 加入众多的中国新移民或者菲律宾

华人的社团 , 与华社保持着密切互动的同时 ,

正试图与主流社会建立日益密切的关系。① 其

次 , 中国新移民在中国城的零售店生意 , 其服

务对象不仅仅限于本族裔的成员和社区 , 作为

开放式的购物场所 , 还致力于满足主流社会的

消费需求 , 其消费对象实际上以菲律宾人为

主。② 第三 , 尽管大多数中国新移民仍然以零

售业为主 ,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渗透到制造、房

地产等领域 , 他们对菲律宾市场的依赖甚于后

者对他们经济活动的依赖 , 但这仍然是某种形

式的创业 ( self2emp loy)。

一个问题是 : 为什么大多数中国新移民在

菲律宾选择经营零售店 ? 据笔者观察 , 现阶段

中国新移民在零售领域的活动已经形成了较具

规模的积聚 ( clustering) 特征 , 是结构性因素

还是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 ? 结构性因素包括族

裔群体在居住国的社会地位、居住国政府的移

民政策以及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接纳程度等等。

中国新移民之所以主要选择零售业 , 除了上文

提到的成本低、投入少、赚钱快以外 , 还有他

们自身的原因 , 如教育程度低、缺乏技能和足

够的资金等 , 同时还受结构性因素和文化环境

因素的共同影响。首先 , 因为大多数菲律宾中

国新移民都不具备合法的证件 , 他们在公司或

企业里获得职务的机会也就较少。此外 , 尽管

菲律宾政府对外国人零售也做了非常严厉的限

制 , 但因政府部门执法不力 , 更因为中国新移

民凭借网络的支持 , 仍然可以轻易获得零售营

业执照 ———包括使用他人的经营证件。其次 ,

前期移民的示范作用、中国城传统的小商业模

式、移民网络共享的资源与人脉以及与中国联

系的便捷 , 都推动了新移民在创业伊始 , 习惯

性地选择零售业 , 于是出现了今天马尼拉

B inodo2D ivisoria地区中国新移民大规模积聚于

零售业的现象。第三 ,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 ,

经营杂货零售虽然辛苦 , 但毕竟是自己当老

板 , 而且收入会比替别人打工更高。因此 , 一

些人即使暂时在社团或者公司里任职 , 一旦时

机成熟 , 也会选择辞职创业 ( self2emp loy) ,

仅靠工薪工作 (wage emp loyment) 生活显然

不是他们最初的移民理想。③ 另根据 Portes和

Rumbaut在 1997年的数据 , 在美国的日本人、

印度人、韩国人和华人与其他少数族群相比 ,

拥有自己公司的比例最高。对此最为普通的一

种解释就是文化。[ 22 ]

不过 , 族群经济对潜在移民的 “拉力 ”

不能过分夸大。毕竟中国新移民的目的地还包

括了这样一些国家 : 历史上既没有大量的华人

移民 , 现实中更无族群聚居区或族群经济。对

机遇的向往以及移民自身所富有的冒险精神似

乎也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 , 尽管菲律宾存在绑架、腐败、基础

设施落后等等迫使菲律宾人离开他们的祖国而

移民他国的原因 , 但中国移民在这里看到了更

好的商业机会以及增长和发展的潜力。[ 23 ]这种

乐观的态度在于菲律宾的比较优势、菲律宾中

国城的移民网络以及基于网络而形成的族群经

济。这一系列因素共同催生了三十年源源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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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目前在菲律宾 , 存在三个中国新移民社团 : 中国商会、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和旅菲校友联 , 其中中国

商会正逐渐与菲律宾的一些政府机构建立起联系。

以菲律宾中药店为例 , 马尼拉的中药店近几年发展非常快 , 除了满足华人 /中国人的需要外 , 也日益受

到菲律宾人的青睐 , 参见 [菲 ]《世界日报 》2003年 3月 5日。

如一位女性受访者白天和儿子轮流打理店铺生意 , 晚上她儿子还要到街上夜市摆摊到深夜 , 即使如此 ,

生意也非常惨淡。而一位事业有成、从事制造业的新移民告诉笔者 , 中国新移民一般倾向于自己创业 , 即使在

公司里工作 , 流动性也非常大 , 这一点和菲律宾人有很大的区别 , 后者更能接受工薪工作 , 因此他的公司更倾

向于招聘稳定性强的菲律宾员工。



的移民。

(三 ) 其他原因
当然 ,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促进了 20世

纪 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人向菲律宾的移民。

70年代以来中菲经贸关系的发展 , 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中国商品向东南亚的大量涌入 , 都带

动了大量中国商人的跨境流动。此外 , 中国在

菲律宾承包的工程项目以及劳务输出 , 也带动

了中国人向菲律宾的移民。在菲律宾北部的苏

比克湾经济区和基地 , 一些中国公民合法进入

后 , 随后在当地非法工作。部分人则借道上述

两地 , 潜入马尼拉或者其他城市 , 长期滞留在

当地工作 , 成为非法移民。2007 年 8 月 16

日 , 91名中国籍建筑工人在菲律宾克拉克基

地被捕 , 其中 63人被指控无证件在菲律宾工

作。[ 24 ]此外 , 交通便利 , 移民成本低廉 , 入境

和居留管理远较发达国家宽松 ,
[ 25 ]都刺激了中

国人向菲律宾的移民。

至于有学者谈到其他原因 , 如违反计划生

育政策 , 或者希望多生育小孩、追求华侨身份

所能带来的好处等等 , [ 26 ]其实只是非常少见的

个案。

结语

显然 , 不发达国家同样可以成为移民的目

的地 , 甚至是发达国家移民的选择。以韩国为

例 , 尽管其经济发达 , 但其国民依然大量移居

菲律宾、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菲律宾的韩国永

久居民据说已达 416万人 , 仅据菲律宾移民局

的资料 , 在菲律宾从事非法零售的韩国移民就

高达 9万人之多。① 他们以经营餐馆、零售

店、语言学校等为生 , 在菲律宾的各大城市随

处可见 , 并且也因为他们的 “狂妄自大 ”、

“无礼 ”、“刻薄 ”、“破坏菲律宾的制度 ”而

饱受菲律宾人的批评。交通便利、英语环境、

生活成本低以及韩国投资与贸易的对外发展 ,

都是推动韩国人移民菲律宾的原因。[ 27 ]在巴

西 , 1998年的大赦中 , 共有 37, 497人申请办

理了巴西临时身份证 , 其中韩国人有 644人 ,

仅次于玻利维亚人和中国人。[ 28 ]同样在巴西 ,

因其对外来移民的宽容 , 吸引了包括意大利、

德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移民去创业。因

此 , 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

第一 , 移民不一定都是沿着从低收入国家

到高收入国家的方向迁移。在菲律宾 , 正因其

商业经济的落后 , 因此隐含着无限的商机 , 吸

引了大批中国新移民和韩国新移民来此地创

业 , 是 “机遇 ”而非富裕与否吸引了新移民

的到来。基于此 , 倘若站在道德的高度 , 以

20世纪 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 , 大量华侨从海

外回国参加国家建设为对照 , 指责今天的中国

新移民道德沦丧和 “金钱至上 ”, [ 29 ]似乎就过

于偏颇 , 而忽视了整个世界范围内移民流动的

趋势与特征。

第二 , 从移民网络的角度来看 , 网络是使

移民长盛不衰的机制 , 因为新移民创造了维持

后续移民所必需的社会结构。通过承载着互惠

义务的社会关系———这一义务基于亲情、友情

和乡情 , 移民与潜在移民被联系起来 , 而潜在

移民凭借这些关系获得在海外工作的机会。于

是 , 向特定地区的移民将更多地是由移民网络

的联系程度以及在移民网络中积累的社会资本

等因素来决定。[ 30 ]这是否意味着如果不考虑移

民迁入国的移民政策这一因素 , 我们就可以得

出菲律宾的中国移民社会将日益膨胀的结论呢 ?

笔者认为 , 答案恰恰相反。正如外劳的大

量引入会导致市场饱和一样 , 即使菲律宾现行

的移民政策维持不变 , 市场本身就会对移民规

模做出自动调整。首先 , 尽管少数成功的新移

民在经过资本积累之后 , 会转向其他投资领

域 , 但毕竟无论是聚居区族群经济的市场规

模 , 还是菲律宾的零售市场 , 其容量都是有限

的。大量中国商人涌入的一个结果就是群体内

部和群体之间的恶性竞争 , 如新移民之间、新

移民与菲律宾华人、新移民与菲律宾商人之间

的竞争。这一点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 , 比如

说 , 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移民局和税务局等机

构对中国城购物中心发动的各种检查和搜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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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uzzling inward m igration to RP”, Philippines D aily Inquirer, August 11, 2002; “The‘Korean W ave’in the

Philipp ines”, The Korea Tim es, December 15, 2005. 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 , 目前韩国人在菲律宾有几十万之多。



动 , 往往是因为受到诸如菲律宾零售商协会等

机构对中国商人 “不公平竞争 ”的检举。[ 31 ]此

外 , 财富的积累不再像以前一样容易 , 后来者

的市场进入成本日益高昂 , 部分人连最起码的

生存都有困难。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之后 ,

很多人将被迫退出 , 重新做出选择 , 甚至包括

离开菲律宾回国。其次 , 如果移民未能在强化

群体内部关系的同时 , 与主流社会建立起密切

的关系 , 甚至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 就有可

能引起主流社会的敌视 , 从而导致当地政府采

取措施限制外来移民。基于此 , 菲律宾中国新

移民的规模不会无限制地扩大 , 其命运将由菲

律宾政府和市场共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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